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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塞 俄 比 亚 境 内
的 索 马 里 族 问 题

张 湘 东

  内容提要  索马里族问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它是一个跨界民族。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
马里族问题主要体现在, 以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地方民族主义者要求分离, 且对埃

塞国家的向心力渐行渐远。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将严重到危及埃塞领土主权的地

步。虽然埃塞境内索马里族成功分离的可能性很小, 但索马里民族问题处理不当会使民族和

边界问题升级。相对于埃塞严峻的人口、贫困、就业等问题而言, 埃塞政府目前在解决索马

里族问题方面尚未形成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策略和可预期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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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马里族是一个跨界民族, 它主要分布在索

马里、埃塞俄比亚 (下称 /埃塞 0 )、吉布提和

肯尼亚。索马里境内有 1 040万人口属索马里

族, ¹ 操索马里语, 同是逊尼派的穆斯林教徒。º

虽然有众多支系, 但是索马里国家中的索马里族

保持并发展着传统的民族特性。吉布提的索马里

族正与北半部的阿法尔族融合成新的吉布提民

族。肯尼亚的索马里族则正被邻近的奥罗莫族同

化。» 埃塞的索马里族作为少数民族一直在埃塞

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生活, 该民族居民大多信仰伊

斯兰教, 很难达成对基督教为传统的埃塞的国家

认同。

埃 塞 境 内

索 马 里 族 问 题 的 由 来

  埃塞有 3 000年的文明史, 与非洲大多数国

家一样, 埃塞一直没有形成单一民族, 而是一个

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 1991年门格斯图政权被

推翻之前, 统治埃塞的是阿姆哈拉人。埃塞的官

方语言一直是阿姆哈拉语。历史上, 阿姆哈拉人

和提格雷人是埃塞文明的创造者和载体, 被统称

为阿比西尼亚人。 2005年, 埃塞全国总人口为

7 740万。全国共有 80多个民族, 其中奥罗莫族

为第一大民族, 占全国人口的 40% ; 阿姆哈拉

族为第二大民族, 占全国人口的 30%。¼ 索马里

族是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人口约占总人口

的 6%。½

埃塞的民族问题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历史上,

随着阿比西尼亚人的统治向南和东南推进, 埃塞

文明也随之扩展, 原来定居在南方的民族要么被

征服, 要么被赶到更远的南方。到 19世纪末, 埃

塞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用武力基本上征服了周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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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形成了今天埃塞的疆界。在孟尼利克时代

( 1889~ 1913年 ), 埃塞势力扩展到索马里地区。

孟尼利克在豪德和欧加登建立临时性行政机构,

目的是对欧洲殖民者进行防御。他试图通过扩展

边界, 使殖民者尽可能远离他在埃塞高地上的权

力中心。其实,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孟尼利克

统治下的绍阿就已经开始扩张, 第一个目标是奥

罗莫, 紧接着就进入了索马里。¹ 埃塞统治者实

行分封制, 每征服一个地区, 便把此地区的土地

分封给王室成员、宫廷大臣、有战功的军官、士

兵等。国家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阿姆哈拉人。他

们强制在非阿姆哈拉地区实行阿姆哈拉化。例如,

把阿姆哈拉语定为国语, 其他民族的语言不得使

用; 埃塞东正教实际上被置于国教的地位, 教会

享有很多特权, 而索马里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却受

到歧视。由于这些原因, 各民族对阿姆哈拉族的

封建统治一直不满, 阿姆哈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

系一直很紧张。海尔 #塞拉西皇帝统治的后期,

各民族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 厄立特里亚人率先

于 1962年打响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

索马里族多以游牧为生, 宗族观念很强, 在

游牧生活中, 不同家族之间常常为争夺水源和草

场而发生械斗, 勇敢好武为其民族性的重要特

点。在埃塞版图扩张过程中, 索马里人受益极

少。索马里族根本进入不了埃塞统治阶层。他们

世代固守在埃塞南部贫瘠的土地上, 随着人口的

不断增长, 索马里农民日益贫穷。在政治地位和

经济发展方面, 索马里族聚居区日渐边缘化。

因此, 索马里人对阿姆哈拉族的统治日益不

满, 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组织了自己的反政府武装

组织。

埃塞境内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一贯不承认自

己附属于埃塞。和奥罗莫族一样, 索马里族与埃

塞中央的关系不协调与埃塞索马里地区曾长期被

意大利占领有关。 1934年 12月 5日, 为了给全

面侵略埃塞制造借口, 并试探国联和英、法两国

的态度, 意大利政府效仿日本制造 /九一八 0
事变的做法, 指使意大利驻索马里的殖民军在欧

加登地区制造 /瓦尔–瓦尔事件 0º。瓦尔–瓦

尔位于埃塞境内约 80英里 (约合 108公里 ),

连意大利的军用地图也标明它是埃塞的领土。而

意大利政府却于同年 12月 11日向国联恶人先告

状, 反诬事件是埃塞人挑起的, 并提出一些埃塞

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埃塞政府断然拒绝

了意大利的无理要求, 并自 1935年 1月 3日起,

多次向国联提出控诉, 要求国联对意埃争端进行

调查和仲裁, 但是西方列强根本不考虑埃塞的利

益。法国总理赖伐尔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尔于

1935年 12月 7日在巴黎制定了 5霍尔–赖伐尔

计划6, 提出埃塞将东提格雷 (不含阿克苏姆 )、

丹卡利亚和欧加登地区让给意大利; 把埃塞北纬

8b以南和东经 35b以东的广大地区交给意大利作
为其 /经济扩张和移民区 0»。从那时起, 意大

利对埃塞欧加登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占领, 直到

1941年被英国人赶走。在此期间, 索马里人进

一步疏远埃塞政权。

在西方列强瓜分非洲时, 索马里族居住区被

人为地分割在不同的国家。但被分割的索马里人

始终存有同一民族的情结和建立 /大索马里 0

的梦想。埃塞政府为此一直十分忧虑和紧张。在

20世纪发生的埃塞与索马里的欧加登战争表面

上看是为领土而战, 其根本原因是埃塞政府对国

内索马里族独立而担心, 因而不惜与索马里作

战, 以打击其对埃塞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索马里族对埃塞南部的奥罗莫族影响也很

大。奥罗莫族的穆斯林与索马里穆斯林历史上就

有紧密联系, 奥罗莫穆斯林心中的圣人努尔#胡

赛因 ( NurH usayn) 就来自索马里的阿拉伯部

落。一个叫穆罕默德 ( Aw M uhammad) 的索马

里人曾对奥罗莫安纳吉 ( Anna jina) 地区的伊斯

兰复兴起了很大作用。加之在奥罗莫传播的伊斯

兰教与索马里同宗, 并且 19世纪以来, 索马里

人不断与邻近的奥罗莫人通婚, 导致贝尔

( B ale) 地区的奥罗莫人与索马里的认同观念逐

渐增强, 而疏远了其他埃塞人。¼ 埃塞对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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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罗莫地区的影响和渗透高度警惕, 这不难解

释为什么在 2007年初埃塞主动出兵索马里, 其

目的之一便是斩断索马里极端宗教分子和奥罗莫

激进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埃 塞 索 马 里 族 的 民 族 认 同

与 国 家 观 念 的 分 离 性

  1974年埃塞发生了革命。革命政权在民族

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以缓和民族矛盾,

如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 鼓励各民族发展自己的

文化, 使用自己的语言, 让更多的非阿姆哈拉族

人士进入政府, 国家还设立了民族研究所, 研究

本国的民族问题。因此, 这次革命一开始受到埃

塞人民的普遍欢迎。但由于门格斯图政权在政治

和经济上政策失当,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

增长, 这就为开展新的反抗运动提供了条件。索

马里、提格雷、奥罗莫、阿法尔等民族武装, 经

过持续斗争, 最终推翻了门格斯图政权。

在推翻门格斯图政权的斗争中, 埃塞索马里

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加强。加之 1991年以来,

索马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全面崩溃, 导致

全国范围的饥荒, 数百万人陷入浩劫。农村大片

土地荒芜, 大批难民背井离乡, 涌入邻国, 外逃

难民达百万余人。¹ 有一些索马里人来到埃塞南

部, 增强了埃塞索马里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实

力。如今, 埃塞索马里州政局不稳, 经济发展落

后。2007年 4月, 中国石油勘察工人在埃塞索

马里州遇袭, º 这正是埃塞欧加登地区 (索马里

族核心聚居区 ) 安全局势动荡的表现之一。

埃塞遇到的索马里民族问题在全球具有普遍

性。对于整个民族或民族主体部分都分布在一个

国家的民族来说, 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是较容易

统一起来的, 即便二者的范围、层次不同, 方向

也是基本一致的。而跨界民族由于分布在不同的

国家, 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 从而形

成了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不一致: 一

方面, 跨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具有共同的民

族意识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 他们又因生活在不

同的国家, 命运与所在国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不同

的国家观念和归属感。

一般来说, 当所在国的民族政策正确、社会

稳定、经济繁荣、跨界民族境遇不断改善时, 跨

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是基本统一

的。但是, 当所在国政府不能以平等、公正的态

度对待跨界民族, 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发生冲突

时, 跨界民族的民族观念往往强过国家观念。如

果一个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增强, 其对所在国

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两种力量严重失衡的结

果, 就是跨界民族与所在国的冲突和分离。埃塞

的索马里族问题正面临这种现状。索马里民族的

传统向心力及其对埃塞离心力的空间有扩大之

势, 再发展下去, 将危及埃塞领土主权。埃塞的

索马里族问题主要体现在索马里地方民族主义者

要求分离, 以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0 ( / ON2
LF0, 下称 /欧解阵0 ) 为代表。

埃 塞 索 马 里 族 问 题 的 影 响

首先, 索马里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国

家凝聚力。  索马里族在埃塞边境地区居住, 其

分裂势力容易得到来自索马里, 甚至苏丹和厄立

特里亚的支持。一切社会问题都源于利益纷争,

索马里族问题也不例外。埃塞境内外的索马里族

几十年来一直努力争取本族的最大利益, 并广借

外援, 交相呼应, 给埃塞的国家凝聚力带来严重

挑战。

其次, 埃塞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已经诱发危

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  索马里族影响国家领

土主权的问题是逐步演化而来的。起初, 他们只

是要求改善民族待遇, 后来进一步提出自治乃至

分离的要求, 使索马里族问题升级。索马里族问

题的演变趋势主要是索马里族和埃塞政府的民族

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 有时还掺杂了国际势力等

因素。 /对于所有被分裂的民族来说, 民族统一

是个神圣的召唤 0», 索马里族分裂势力和索马

里国家的某些势力要建立 /大索马里0, 这就极
大地危及了埃塞的领土主权。

再次, 此问题还可能引发邻国干涉, 造成地

#50#

 西亚非洲  2008年第 1期

¹

º

»

参见韦宏添: 前引文, 第 47页。

See h ttp: / /new s1 sohu1 com /20070425 /n2496716251 shtm ,l

2007年 4月 25日。

葛公尚主编: 5当代政治与民族问题 6, 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81页。



缘政治的不稳定。  埃塞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

也是周边国家角力的焦点之一。厄立特里亚与埃

塞两次战争导致双方敌对情绪严重, 埃及与埃塞

就有关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存有争议, 而

苏丹政府不希望埃塞干涉其内战。埃塞 2006年

底出兵索马里, 支持亲埃塞的索马里政府军,

而埃及和苏丹虽然希望索马里尽快结束无政府

状态, 但是对于埃塞的出兵存有异议, 他们希望

索马里政府摆脱埃塞影响, 进而能抵消埃塞在

非洲之角的影响。因此, 埃塞周边的埃及、苏

丹、厄立特里亚虽然从来没有明确支持过埃塞索

马里族独立, 但却明里暗里都对埃塞索马里民

族主义势力提供援助。为此, 埃塞政府频频发出

抗议。

埃 塞 联 邦 制 下 的 索 马 里 州

自 治 实 践

  埃塞政府历来都不希望索马里族分离出去形

成 /大索马里0 国家。因此, 1995年 8月 22日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 /埃塞人民革

命民主阵线 0 ( / EPRDF0, 下称 /埃革阵0 ) 在

埃塞实行多语种、多民族和谐共存的联邦体制。

将地方政府建立在各主要民族的分布地区, 赋予

各州更多的权力, 而联邦政府成为地方利益的保

障者和地方争端的调解者。在联邦制的框架下,

全国分为 9个州和 2个特别市, 索马里人聚居地

区被划为索马里州。

(一 ) 埃塞政府对解决索马里族民族问题的

探索

民族问题是埃塞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前

的埃塞政府不仅不能提供缓和民族矛盾的机制,

还试图利用民族差异性来获取狭隘的个人利益。

极端的中央集权化使索马里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在

国家生活中没有得到适当的代表比例, 进而获得

资源的权利受到限制, 这都是索马里族和中央政

府发生矛盾, 甚至武装冲突的诱因。 1991年

/埃革阵 0 获得政权后, 认识到此问题的症结所

在。因此, 埃塞联邦制是在民族问题的压力下建

立的, 也是民族问题的一个解决之道。

在 20世纪 90年代的非洲, 关于国家与民族

间的关系, 以及民族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 出现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¹ 第一种模式是统一分

配模式, 采用该模式是因为执政者认识到种族及

民族隔离政策的恶果。第二种模式是以民族为基

础的联邦模式。此模式将公民身份置于民族归属

的范围中。埃塞即采用这种模式, 因为埃塞领导

人认为, 对国家进行民族区域划分符合国家实际

情况, 并能较快地结束过去存在的民族不平等现

象。埃塞总理梅莱斯曾经说过: /有时, 非洲人

民感觉, 民族差异终有一天会在他们的期盼中消

失。但卢旺达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利

比里亚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也并非如此。我们如

今在埃塞努力要做的是, 承认民族差异是非洲人

民生活的一部分, 再设法用更为理性的方式加以

解决。我们认为, 与其掩盖民族差异这个事实,

不如大方地讲出来。我认为, 这要优于卢旺达的

突发方式。0º

(二 ) 埃塞索马里族地区的政治情态

埃塞索马里族地区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是

/西索马里解放阵线 0 ( / UWSLF0, 下称 /西索

阵 0 )。它是在索马里 1960年独立后不久成立

的。» 1977年, 欧加登战争爆发, 门格斯图军政

府与索马里政府激战, 索马里败北。这次打击对

欧加登地区以 /西索阵 0 为代表的索马里分裂

势力是灾难性的。 1991年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

态后, /西索阵0 成为索马里军阀的雇佣兵。索

马里地方民族主义的新兴力量 ) ) ) /欧解阵 0

趁门格斯图政权风雨飘摇时占据了欧加登地区,

并警告 /埃革阵0 军队不要进入 /欧解阵 0 的

领地。在苏丹的斡旋下, /欧解阵 0 与 /埃革

阵 0 展开谈判, 但最终谈判破裂。 /埃革阵0 此

时对 /欧解阵 0 也不抱希望, 开始寻求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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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其他党派的协助。 /埃革阵 0 宣称, 索马

里族人民可以创建自己的政党。不久, 十几支代

表不同政治观点, 冠以不同名称的政党涌现出

来。 /埃革阵 0 扶植了在门格斯图时期衰败的

/西索阵 0 残留人员。 1991年召开国民大会时,

给包括 /西索阵 0 在内的索马里族地区各政治

集团 (除 /欧解阵0 外 ) 留了 4个席位。 /西索

阵 0 得到了两个席位, 但他们希望国民大会能

囊括索马里族地区每个集团的代表, 因此决定把

一个席位让与 /欧解阵0。

通过这次国民大会, 索马里族地区各政党认

识到: 每个民族集团在国民大会中的代表人数是

由 /埃革阵 0 单方面决定的, 而这种代表人数

的分配是建立在 /埃革阵 0 对国内各民族集团

实力强弱估计的基础上; 哪个索马里政治集团能

参与国民大会是由 /埃革阵 0 决定的。当时在
索马里地区很有实力的欧解阵一开始就被排除在

大会参与名单以外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组织有序、力量强大的政

党, 索马里地区的政治生活注定是混乱的, 且是

肯定要被 /埃革阵0 所控制的。

/欧解阵 0 参与创建了第一届索马里州政

府, 但它既未加入 /埃革阵 0 联盟, 也拒绝参

与制定临时宪章的协商。很快, /欧解阵 0 与

/埃革阵 0 闹翻, 并重新提出了索马里地区脱离

埃塞独立的要求。它认为, 以 /提格雷人民解

放阵线 0 ( / TPLF0, 下称 /提人阵 0 ) 为核心的
/埃革阵 0 并不真正打算让各民族行使宪法所赋

予的自决权和脱离权, 而是要让提格雷人的统治

取代阿姆哈拉人的统治。 /埃革阵 0 政府通过软
硬兼施, 分化瓦解了 /欧解阵 0, 进而宣布其为

非法组织。 1995年, 主要由 /欧解阵 0 成员组

成的州政府就被亲 /埃革阵 0 的索马里人民民

主联盟所取代, 而后者又于 1998年被索马里人

民民主党取代。当前, 索马里族地区的主要政治

集团基本上反映了 /埃革阵 0 及其联邦政府的

意志。

(三 ) 索马里州自治实践: 以 1992年的州

议会选举为例

索马里族地区自治实践始于 1991年 /埃革

阵 0 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时期。 1992年, 索马里

族地区举行州议会选举, 共选出了 111名议员,

其中 /欧解阵 0 在议会中拥有的代表最多。新

当选的议员们参加了由埃塞过渡政府组织的, 在

索马里州的拟定首府 ) ) ) 德雷达瓦召开的州

议会。

当议会开始选举政府官员时, 代表们便积极

争夺领导职位。阿卜迪拉希 #穆罕默德 #萨迪

( Abdillah i M oham ed Saadi) 联络了 /欧解阵 0
党内的 33位欧加登索马里人推选他为州长候选

人, 并最终当选。议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州府

及州名的确定。 /欧解阵 0 力争以 /欧加登州 0

为州名, 但是该提议未获得通过, 议会最终决定

以 /索马里州 0 为州名。在选择州府的争论开

始后, /欧解阵0 支持 /埃革阵 0 的立场, 并提

议以戈德 ( Gode) 这个遥远的处于州边缘地带

的小城作为州府, 这个提议最终被通过。

新当选的州领导层由于行政管理能力低下,

加上 /埃革阵 0 干预地方内政 (如在几次州长

选举中, /埃革阵0 都把自己的意志渗透进来,

干预州长选举, 引起很多索马里人的不满 ), 使

得埃塞索马里州一直政局不稳, 经济发展也不理

想。索马里州当地人民几乎无权选择管理本地事

务的政党和政府。 /埃革阵 0 之所以能够这样

做, 原因在于国家军队主要是由 /提人阵 0 士

兵组成的。索马里州在国家军队中毫无势力, 使

索马里州领导对中央压力极易屈服。

埃 塞 索 马 里 族 问 题

的 发 展 趋 势

  (一 ) 驱逐主义政策难以实施

在处理索马里族问题的过程中, 有些非洲国

家采取了 /人可以走, 土地必须留下 0 的霸道

政策。 1962年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声明最为典

型, /如果他们不愿意在肯尼亚和我们一起生
活, 那么, 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们, 离开

我们的国土, 越过边界到索马里共和国去。这是

他们能够合法地行使自决权的唯一方式。0¹ 其

实, /人可以走, 土地必须留下0 的办法只是政

府单方面的意愿, 索马里族对此不仅不接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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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到他们的一贯反对与坚决反抗。他们深知,

一旦他们离开祖居地, 其生活将会更为艰难。鉴

此, 埃塞政府在处理索马里族问题时, 并没有简

单地采用上述政策。

(二 ) 民族独立更不可行

以往的历史发展经验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

理: 任何国家都会反对跨界民族的独立。因为,

允许跨界民族独立意味着国家领土主权被破坏,

国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阻止跨界民族独

立。面临同样问题的埃塞在处理索马里族问题时

也不例外。

/现有边界不可改变0 的主张是主权国家反
对跨界民族独立的主要理论根据。与非洲统一组

织一样, ¹ 1975年欧安会成员国及美国和加拿大

等 35国在芬兰赫尔辛基开会, 通过了 5赫尔辛

基宣言 6, 确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边
界不可改变的主张。这告诉人们, 在当今世界,

要改变现有边界, 使跨界民族得到统一, 几乎是

不可能的。

从思维逻辑看, 万一将来埃塞政策失误或索

马里族问题被外部力量所利用, 在外部政治、宗

教势力的刺激下, 埃塞索马里族在争取 /民族

自决0、建立 /民族国家 0 的旗帜下, 有可能从

埃塞分离出去。然而, 若没有国际政治环境的激

变和强大的外部势力支持, 索马里民族分离主义

的目的很难达到。

(三 ) 民族和边界问题升级的危险尚存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 政府关于跨界民族政策

的不当会使跨界民族问题升级。长期以来, 埃塞

的欧加登地区就不太平, 最典型的是 2007年 4

月在这一地区发生的突袭事件。当时, 埃塞索马

里族地区的 /欧解阵 0 对中国中原油田勘探局

在埃塞索马里州的勘探工地发动了军事袭击, 打

死打伤中国工人多人, 不仅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

影, 还迟滞了埃塞油田开发, 对埃塞经济和国际

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结   论

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 民族问题是社会问

题的组成部分, 但是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问题。民族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

于其复杂性。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既是社会

机体的组成部分, 又与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多方面

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渗透

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受各种社会问题的作用和影

响、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交织。这就决定了民族问

题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 一劳永逸地解决。正

因为如此, 相对于人口、贫困、就业等社会问题

而言, 埃塞在解决索马里民族问题方面很难形成

一套独立的指标体系和可预期的时间表。

埃塞的联邦制建立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

上, 但最重要的是树立埃塞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加快 /埃塞俄比亚人 0 的民族一体化进程。遗

憾的是, 在埃塞, 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 /埃塞
民族0 的概念, 因此, 索马里民族问题的解决

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性课题。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张春宇 )

#53#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  

¹ 1964年 7月, 非洲统一组织开罗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

确认了非洲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

 

 

 

 
 

 

 

 

 

 

 

 

 

 


